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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存在困境与自我救赎 

———王跃文长篇新作《爱历元年》浅探

鲍静旗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王跃文的长篇新作《爱历元年》，通过平实质朴的语言、张弛有度的情节、血肉丰满的的人物形象，从容不迫地展现
出一个真实的现代社会、一个纷繁复杂的人性世界。小说在还原生活本真的同时，凸显现代人的存在困境，努力挖掘生命个

体的灵魂世界，积极探寻精神危机下的自我救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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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现代世界正处
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而精神无比荒芜的状态中。

在这个世界中，技术统治着人类，人不知不觉地被

技术奴役，不断被物质异化，人逐渐失去了自我，人

类面临一种“无家可归”的生存境地。因此，在现代

性的生存中，人类不得不考虑“我该如何存在”的

问题。

在小说《爱历元年》中，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被

物质所异化的现代社会。小说以孙离与喜子的婚

姻生活为核心，表现了一群现代人所遭遇的存在困

境。她们是现代社会中的群像，是一群失去了精神

家园的现代人。王跃文曾说到：“我的新作《爱历元

年》是一部‘无病呻吟，却有大痛’的书。无病之

病，是为大病。我想同读者朋友们一起喊一声痛，

一起面对我们必须面对的人生。”［１］在这部小说里，

除了作者所说的“一起喊痛”，还始终贯穿着一种深

沉的思考，即在现代性困境中反思灵魂的状态，探

寻存在的价值，寻找生命的终极关怀。本文试图结

合小说文本，运用存在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批判分析

小说的主题意蕴以及寻找现代人的存在价值。

　　一　现代人的存在困境

（一）如影随行的焦虑体验

现代人崇拜科学与理性，面对利益至上的社会

现实，他们将物质利益作为生命追逐的目标，人变

得世俗化和工具化。“现代人陷入了没有标准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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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焦虑。”［２］而

这种存在的焦虑是“个体存在者在异化的实质状态

中最为基本的心理感受和生命体验，这不是一种病

理性焦虑而是生命存在的本体性焦虑。”［３］《爱历

元年》的主人公孙离每时每刻都处于这种本体性的

焦虑当中。小说将孙离的生活进行散点式的再现，

表现他在面对无处不在的现代性物质崇拜时，内心

的无所适从与忐忑不安。正如小说中写道：“他永

远不能像喜子那样沉得下去看书，总让一种莫名的

焦虑煎熬着。”［４］３４在孙离的生命体验中，“焦虑”一

直如影随形。不管是在他与喜子刚结婚的日子里，

或是在背叛婚姻后与李樵缠绵时，内心总是会泛起

不知名的焦虑情绪。失眠一直困扰着孙离的生活，

而失眠正是内心焦虑的一种典型症相。他是一种

病态的存在，一种因现代性困境所引发的病态

人格。

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萨蒂利在其《存在的勇

气》中谈到“存在性焦虑”，而这种焦虑就是源于对

自身异化的焦虑。在孙离的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

“人我异化”，即“人同自我相对立，也同他人相对

立。”［５］在小说中，“兰花”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情感

意象，兰花象征着高洁与淡泊，它是孙离真实内心

的自我映射，是孙离梦想的自我形象。这个象征性

意象，一直引领孙离在理性的现实生活中做出感性

的情感选择。喜子曾给过他美妙梦幻的爱情，但当

他拿到那个红色结婚证的那一刻，在他即将变成一

个庸俗而陌生的现代人时，他的梦醒了。而充斥着

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的现代社会却让梦醒后

的孙离显得格格不入。现实的困境让他一直活在

个体本身的矛盾冲突之中，使他陷入了无限的存在

性焦虑的体验之中，而孙离这种焦虑正是源于他所

面对的孤独的存在处境。

（二）陌生与疏离的孤独感

现代的工业文明促进了人类自我力量的急剧

增长，在个人意识和理智发展的影响下，人能充分

地意识到自我存在的生命体以及他人过去和未来

的走向，这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孤立无援的存在

状态。正如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写到：“人类理

性的东西越趋于成熟，与原始纽带的关系就越疏

远，他与自然世界也就越分离。”［６］１６

《爱历元年》中的他们何尝不是孤独的，当孙离

拜读了画家高宇的书后，写下了一篇叫做《孤灯秃

人》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多伤痛而执迷不

悔，世人便多不解，多笑骂。笑骂不解，虽可由人，

虽能不屑，心中却仍是觉得孤独凄惶。于是乎，众

声喧哗，灯红酒绿之际，仍踽踽畸零人也。”［４］２０９尽

管这是孙离笔下内心寂寞与孤独的画家高宇的形

象，但也无疑是小说中众多人物生存状态的真实写

照。他们的孤独感大抵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即人

与自我疏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孙离和喜子人生追求的不同，是他们产生婚姻

危机的重要原因，孙离追求的是一种自由的、淡泊

的人生。喜子则不同，她向往的是大城市的繁华与

激情，她不安于现状，追求显耀的人生。他们之间

是陌生的，也是孤独的。在孙离遇到李樵，喜子遇

到谢湘安后，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寻找到了情感的

依靠，可是这仍不为能使他们摆脱孤独的困境。小

说中多次提到孙离感受到自己与李樵之间的疏离

感。“孙离想着李樵虽觉得很亲，却又觉得她离自

己其实很远。”［４］１８６而喜子与谢湘安，同样是孤独者

的形象。尽管喜子在谢湘安的身上寻找到作为女

人的柔情，可是喜子却对自己出轨的行为充满了恐

惧与愧疚，她无法摆脱这样的心绪，谢湘安始终无

法真正的走进她的内心。虽然性爱将他们结合在

一起，但彼此的心却有着很远的距离。同样处在孤

独困境中的还有孙却和小君。孙却作为一个商人，

他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典型形象。物质上的富有

让他看上去风光无限，是别人眼中的大能人，他也

沉溺于这样的物质享受与现实社会的赞誉声中，这

使孙却认为任何事情都可以靠金钱解决，无论是名

声、学历，还是权力。然而，生命的变幻无常让这个

庸俗不堪的商人看清了现代社会的真实面貌，即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以物质作为基础交换的。如

梦初醒的他，方才体会到自己的悲哀与孤独。曾沉

溺于物质世界的孙却，不可避免地带给妻子小君同

样的生命体验，一种孤独凄惶的存在。小说《爱历

元年》中塑造的这些形象既代表了现实生活中不同

类型的人，有极度拜金主义者，有急功近利者，也有

淡泊清醒者，又代表了相同的一类人，他们都是寂

寞无奈的孤独者。这种相同的生存状态是现代社

会所给予他们的，正如弗洛姆所说：“人所有的孤独

的恐慌和分离的寂寞，都是源自于引发人恐慌和寂

寞的外部世界。”［６］１４

（三）无能为力的虚无感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７］２４７这是英国社

会学家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一个论断。他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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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风险源自于不可预测的自然与社会以及知识的

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人的病态心

绪，导致人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生存的危机，而焦虑

与孤独的精神困境最终让人体会到存在的虚无。

尼采曾经悲观的提出：“现代精神已无药可救

了。”［８］而尼采指的现代精神的本质就是一种虚无

主义。海德格尔也在其存在哲学中提出：“人被

‘抛’到世上，是被抛到一种存在的‘敞开状态’中

来，即身不由己地受到他所处生存环境的‘摆

布’。”［７］１７６人进入这个世界的方式是“被抛入”的，

而在进入之后，却又被无比强大的物质力量所裹

挟，现代人是没有意义的虚无的存在。

在小说中，孙离看到满街夸张的商业广告，内

心生出极度的厌恶情绪，无处不在的拜物教让他想

逃离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他渴望一片净土来安放

自己的灵魂，可是他却无法选择被抛入的命运。小

说中写道：“孙离想了想自己写的那些小说，忽然觉

得没有任何意义。一种深深的虚无感，重重地压在

他的胸口。”［４］１２６他觉得自己多么渺小，即使用写作

这种艺术化的排遣方式也无力改变现实中强烈的

虚无感。在这部小说中，主要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

两类人，一类是以孙离、李樵、宗教局长马波、画家

高宇等为代表一群人，他们看清了社会的真实现

状，他们极力地想逃离喧闹而世俗的现代社会，寻

找一片精神净土。而另一类则是以喜子、叶子、孙

却、小君等为代表的一群人，为了摆脱焦虑与孤独，

他们极力寻找一种社会的认同感，渴望通过对权力

和金钱的占有来支撑缺乏安全感的自我。无论是

欲逃离现代社会的精神至上主义者还是置身于现

代社会的拜物主义者，他们都是现代社会中虚无的

存在者，他们无力改变整个时代的精神，在庞大的

现代社会面前他们是微不足道的。

　　二　困境中的痛苦挣扎

现代人被命运无情地抛入到这个精神和道德

沦落的物质社会中，忍受着无处不在的焦虑、孤独

与虚无的存在困境，现代人无疑是可悲的。但黑格

尔说：“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９］面对

残酷黑暗的现实世界，我们无法选择出生，但却可

以选择未来。现代人只有通过后天的行动方能摆

脱被物质奴役与压迫的境地。现代心理学家荣格

曾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分裂和生病的时代，人

人都在寻找一种解脱，重新发现治疗现代人类社会

痼疾的希望。既然知道现代的文化意识和精神取

向是被物化，是失衡的，异化的，这就要到人类的本

真心灵深处去寻找，寻找早已旁落于人们视野之外

的那种精神。”［１０］同样，《爱历元年》中的这群现代

人，他们亦在现实世界中努力地寻找已经迷失的精

神家园，而在这条重返精神家园与自我救赎的道路

上，他们一次次地误入歧途，在漫长的道路上苦苦

地挣扎与抗争。

（一）误入情感的歧途

在早已被物化的现实世界中，个人主义和工具

主义理性的结合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像最初

那么密切，人与人的关系也变得疏离而陌生。面对

越发严重的焦虑、孤独与虚无，人本能地要求改变

这种状态。小说《爱历元年》中的他们也在积极地

寻求摆脱困境的方法，他们选择了一种逃离现代社

会的方式，即寻找情感的依靠。

在小说中，最常见的一种情感状态便是“出

轨”，处在婚内生活中的她们，为了摆脱现实生活所

带来的困境，他们期望寻找到情感的依靠。正如弗

洛姆所说：“人寻找爱情，一种不可避免的目的就是

为了给自己找到一个躲避孤独的避风港。”［６］１１８当

孙离、喜子、孙却这群现代人发现自己婚姻的对象

并不能帮助自己实现这个愿望时，他们便将眼光投

向了围城之外。围城之外的人，带给他们的不仅有

精神上的安慰，还有肉体上的依恋。对于孙离而

言，李樵这个如兰一般的女人让他真切地感受到本

真的存在，让他忘却里现实生活的种种烦恼。而对

李樵来说，孙离这个比她年长的男人，带给他的并

非是普通的男女之爱，更多是源于一种恋父情结。

李樵曾对孙离吐出两个字“亲人”，便可以说明。同

样，喜子与谢湘安在彼此的身上寻找着一种特殊情

感的寄托。谢湘安的出现，带给喜子是一种像父亲

又像孩子一般的复杂的情感体验。谢湘安用手绢

给她擦汗时，她体味到一种似曾相似的味道。小说

中写道：“喜子想起她小时候，有次摔了跤，哭得眼

泪鼻涕横流，爸爸过来把她抱在怀里，她闻到的就

是这种味道。”［４］１３９而有时喜子看着比自己小十岁

的谢湘安的张年轻而稚嫩的脸时，却又想起了自己

的孩子亦赤，她不自觉地又母爱泛滥。

除了情感精神上的安慰，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还有肉体上的依存。小说对孙离与李樵、喜子

与谢湘安的性爱场面有着详细而生动的描绘。通

过性爱这种肉体结合的方式，让他们暂时性地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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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孤独的情绪体验。弗洛姆

曾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揭示了性爱的心理状态，他

认为“性爱中的人希望自己同所爱的人等同起来，

彼此在对方身上寻找自我，通过把一个人扩展成两

个人的办法来抵消孤独感带来的恐惧”。［６］７６尽管性

爱可以让他们体味到结合时自身的存在感，可这种

感觉是短暂而易逝的，一旦高潮过后，回到现实生

活中，如影随形的焦虑与孤独感将更加强烈。情感

与肉体上的慰藉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释放出他们内

心的孤独与虚无，但却始终不能彻底脱离现代社会

理性的约束，他们为自己的出轨行为感到恐惧与不

安，这种理性就像一根绳索，当他们逃离的越远，便

被束缚的更紧。每次孙离觉得自己越爱李樵时，内

心的不安感便越重，他想到了自己的家庭，想到了

与妻子关于爱历元年的约定。喜子也遭受着同样

的折磨，每次与谢湘安爱得难舍难分时，她便陷入

了一种痛苦的挣扎，她哭泣着说：“小安子，我爱你，

我没有哪天不在担心失去你，但是我不能够！我不

能够！我真的不能够！”［４］２５６他们在情与理、梦与现

实的矛盾中苦苦挣扎，渴望找回真正的自我，找回

自己的精神家园。

（二）误入信仰的歧途

现代社会是一个丧失了精神信仰的社会，对拜

物教者而言，物质是他们的信仰，每一个人企图占

有更多的物质来显示自我的存在感。而最终现代

人却发现，越来越多的物质生活越发让自己同自然

与社会疏离，成为一个彻底的孤独者。于是在反思

之后他们决定通过对宗教的信仰来改变这样的现

状。人人渴望得到神的帮助，在神的面前，他们就

像神的孩子，可以尽情诉说自己内心的焦虑、孤独、

虚无，宗教的信仰让现代人暂时找到了内心情感与

精神的依托。

小说《爱历元年》中的现代人，也曾用这种方式

试图摆脱纷扰的现实社会。孙离和李樵曾多次前

往寺庙，期望躲避世间的无尽烦恼。去到何公庙，

熊道长为他们讲述了自己对宗教的理解，“佛教讲

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寂静，是要让人看破虚

妄，放下执念。而道家讲三一为宗，天、地、人三者

合一以致太平，讲一气化三清，长生不死，肉体成

仙。”［４］２００在何公庙的那段日子，孙离的灵魂得以安

放，习惯了失眠的他，竟一夜无梦。之后，孙离又到

苍莨寺与妙觉师傅等人一起体味那份难得的脱俗

与清净。可是，这种美好状态也只是暂时的，孙离

终究无法割舍掉与尘世的种种关系。殊不知这世

间的最后一处净土也被庸俗的现实社会所污染。

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为了扳倒宗教局长马波，有

人利用其妻叶子制造了关于马波与妙觉师父的桃

色新闻。现实的权欲和物欲打破了佛门应有的清

净，连出世之人妙觉都被无趣的现实世界所打扰，

更何况还身在红尘像孙离这样的现代人。当孙离

返回到现实社会中时，他内心更是无法平静，反而

生出了从未有过的厌恶之感，他原本想逃离丑陋的

现实世界，最后却只能在现实的挟持中奋力挣扎，

寻找自我真正的信仰。

　　三　困境中的自我救赎

现代社会中，现代将传统消解，而现实的精神

价值却尚未得以重建，于是现代人陷入了迷茫之

中，他们的灵魂不知该何去何从，他们成了一群无

家可归的人。为了改变这样的存在境遇，海德格尔

引用了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般地栖居”。［７］１８１

但很多现代性批判者对他这种存在哲学提出了质

疑，“海德格尔把存在的意义简单的归结为生存，这

就非但没有克服虚无主义，反倒埋下了更深的虚无

主义的种子，因为虚泛的生存就是意义，等于生存

没有意义，这样的生存哲学没有找到生存的真正意

义，人生的真正价值。”［７］１８３的确，海德格尔提出这

种救赎方式只能让现代人的精神得以暂时的解脱，

却仍无法摆脱无家可归的命运。

然而，小说《爱历元年》中的这群现代人，通过

自由的选择、积极的行动、对自己与他人责任的承

担以及对情感的体味与珍惜这一系列的动作，完成

了自我的救赎与自我超越，他们解决了如何摆脱现

代性的存在困境的难题。这种解决方案与存在主

义哲学家萨特的“自由理论”与“人道主义思想”不

谋而合。

（一）自为存在中的自由选择

萨特将人存在的意义看作一种区别于自在存

在的自为存在，所谓“自在存在”是客观世界的一种

存在方式，而“自为存在”是人用自由意志和自由选

择来创造自己的本质的一种存在。萨特认为，人应

该摆脱自在存在的状态，投向未来，给人以希望和

可能，自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要想摆脱现实

的困境，人就应该自由地选择生活，努力使自己成

为真正想要成为的那个人，而不是逆来顺受，更不

是消极等待。这种自由选择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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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自我选择和通过选择自己来选择世界。小

说《爱历元年》中的他们，实现了自由选择，完成了

自我救赎的第一步。

首先，以孙离为代表的这群现代人实现了自我

选择。“虽然有世界的存在，虽然我们存在于世界

之中，但是我们可以不管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而

自己选择做回自己，自己决定自己。不论我们的存

在是什么，它都是选择；把我们选择为或伟大和高

尚，或低贱和受辱的人，这是取决于我们自己

的。”［１１］小说中的他们冲破种种束缚选择自己，无

视他人与社会的看法。孙离在中学教书时藐视权

威，特立独行，坚持写作。喜子不顾传统的社会观

念，为了实现自我而选择出去继续深造，他们选择

背叛婚姻最后回归家庭。孙却从一个被称为“乞

丐”的农村小伙，一步步成为大老板，最后他放弃现

实中的一切，回归自然与家庭。孙亦赤从一个个性

叛逆的少年转变为一个懂得爱与感恩的青年……

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无论这些选择是

好是坏，都体现出自由意志。

同时，他们还通过选择自己来选择世界。“正

是在超越世界奔赴我们本身时，我们才能使世界显

现为它所是的。我们是通过选择我们自己来选择

世界的———不是从选择创造了自在，而是从选择给

予自在意义的角度论。”［１２］人通过自我的选择给予

了本无意义的世界以意义，自在存在的世界的意义

是人的自为的存在所给予的。《爱历元年》中的这

群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认识世界存在的意义。当

孙离和喜子选择回归家庭后，世界显现的存在便是

温暖的亲情与爱的延续。在孙却选择用金钱获得

自我存在感的满足时，世界则是充满了虚伪与拜金

的存在。而当他做出远离现实生活，融入乡村和大

自然的选择后，他的世界便是幸福与单纯的所在。

无论做出怎样的决定，他们自由的选择了世界的存

在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完成了自我救赎的第

一步，他们不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入者”，而

是开始自我干预生命被抛入的轨迹。

（二）积极行动超越自我

萨特认为：“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

在。”［１３］３５在自为的存在中自由的选择还仅仅只是

自我救赎的开始，他们要使自由变得更有意义，那

就需要介入到现实的处境中，让选择的自由变成积

极的行动，通过不断的自我设计与自我否定来完成

自我超越。这一过程是积极的行动，而非消极的

逃避。

小说《爱历元年》中的人物，面对焦虑、孤独、虚

无的困境，他们曾采用性爱与宗教这些消极而被动

的方式，企图改变苦闷的存在状态，但却使他们越

陷越深。而最后通过用自由的选择与积极的行动

完成了个体的自我超越，实现了生命的自我救赎。

孙却这个曾经的拜物教者，原以为金钱可以摆平一

切问题，在经历了病痛的折磨后，在他看清了社会

的真相，认识到存在和价值的意义后，他积极地寻

求改变生活的方式，于是他决定离开尔虞我诈的生

意场，回归到大自然中，去洗涤满是污垢的灵魂。

这条道路不是孙却妥协后的选择，自由的选择与积

极的行动让他重拾做人的尊严，如获新生。

浑浑噩噩过了大半辈子的孙离与喜子，在小侄

子的到来，弟弟孙却的经历，亲生儿子立凡病重等

一系列事件的促动下，在经历无数次的自我否定与

反思后，他们重新发现了生活中本应珍视的幸福。

面对共同遭遇的困境，孙离和喜子尝试着去找回彼

此的温暖。尽管他们都曾背叛过对方，但最后孙离

对喜子说：“我昨天在夜里就在想，我们在上帝面前

都是孩子，我们会做错事，但我们都会长大。”［４］３３７

这句话也表明孙离内心的释怀，选择重新和喜子在

一起，这是自由的行动，他积极地与妻子共同面对

生活中的困难，不再逃避现实。

（三）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

选择，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

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

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在模

铸自己时，我模铸了人。”［１３］９这说明了个人与他人

的密切关联，个人自由的选择，不仅影响了自己也

将影响他人。绝对的自由选择与行动并不能完成

自我救赎，绝对的自由不能真正得到自由，作为现

代社会中的个体，我们在寻求自由的同时，应认识

到自身与他人的关系。

小说中的孙离、喜子、孙却、亦赤等人，他们曾

一味地崇尚自由的选择与行动，而在没有约束的自

由下，他们过得并不快乐，甚至遭遇了更严重的煎

熬。在经历一次次失败的救赎后，他们认识到自我

存在感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自己负责和对他

人负责。首先，他们开始对自己负责，对自我进行

道德与意志的控制，积极地寻找一种肯定性的情

感，而非消极的、否定的、痛苦的，不再一味地放纵

自由。孙离与喜子逐渐意识到对婚姻的背叛是不

道德的行为，每次出轨后，他们都感受到强烈的犯

罪感与恐惧感。最后，他们用强大的理性意志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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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道德的感情。

此外，他们还通过对他人责任的承担来加深自

我的存在感。孙亦赤这个叛逆的孩子，一直标榜自

我个性、崇尚自由。他曾无视父母对他的关爱，把

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用音乐把自我同现实社会隔

绝开来，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中，变得冷漠与无情。

其实，他又何尝不是孤独的。但最后当他独立行走

在拉萨，看见蔚蓝的天空、辽阔的雪山、纯净的格桑

花……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与

他人紧密相关，他决定要肩负起作为儿子的责任。

当孙离和喜子发现亦赤不是亲骨肉，亲生儿子立凡

需要换肾时，孙离决定将肾无私奉献给患病的孩

子，生活的磨难让这个曾经犯过错的男人，勇敢地

承担起对孩子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此外，孙离

多次帮助仅有过数面之缘的江陀子，孙离带他离开

了寺庙，让他学了一门生存的本领，在得知江陀子

挖死了母亲小英时，他连夜赶到事发现场，帮助江

陀子处理事故。在我看来，他对这个孩子的帮助，

不仅仅是出自一种同情，更多的是源于一种社会责

任感。这也正是萨特的乐观向上的存在主义的人

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人勇敢地承担对自己和他人

的责任，以此来约束个体放纵的自由，达到个体道

德的忠诚。

然而，此时自我救赎并没有真正完成，小说中

人物告诉我们，只有体会并珍惜美好的情感，方能

更长久地获得自我的存在感。在小说的末尾，孙

离、喜子等人重新体味了曾经被他们忽视却又值得

珍惜的情感，“土豆烧牛肉”“葱煎金钱蛋”“爱历元

年”等代表了浓浓爱意的元素都涌上他们心头，勾

起过去美好的记忆，他们体味到一种失而复得后的

幸福。小说《爱历元年》中的这群迷茫的现代人通

过自为存在中的自由选择、积极行动与自我超越，

再到对自己与他人责任的承担，以及对美好情感的

体验与珍惜的一系列行动，最终完成了对生命的自

我救赎，彻底地摆脱了现代性焦虑、孤独和虚无的

存在困境，重新寻找到存在的精神家园。

《爱历元年》是一部关于现代性反思的作品，作

家将积聚在内心深处的复杂的情感体验和痛苦的

思考融入到小说之中，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隐忧。

在这个充满了欲望的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焦

虑、孤独、虚无让现代人陷入了存在的困境，他们无

奈而艰难地挣扎，寻找失落的现代价值与文明。同

时，它还是一部充满着温暖和大爱的作品，尽管小

说给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异化与黑暗，但在最后

还是带给我们无限的感动与温暖，这群原本已经迷

失的现代人最终找到了现代性存在的方式，使人性

得以升华，生命之美拯救了生命之丑，他们拯救了

自我，也拯救了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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